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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祖国的西南方，因为这儿的山
水美如天画，我当然很庆幸生在画中，长在画
中。我居住在一个山谷小城，山峦从八方拔地而
起——好像这片开阔而平缓的土地就是为了这
座小城镇而留下的，又好似这些山峰就是为了
保护这座小城镇而挺拔的。瀑布从山上流淌而
下，推动了溪水，也推动了鱼群，可谁说不是鱼
在带着水漂流？空中，又是燕雀衔着彩霞舞蹈。
池中，那是白鹭扇动着绿洲。

不过很可惜，这些都是祖父母一辈的乡人
所述，除了几座城外的大山，其余的我一概没见
过。我住在城西的一条小沟旁，每天在公寓楼上
面对着一个盆地式摩登小城。我在住所正前方
满地落英的小园中耍了 3 年，那时我家还是栋
平房，园中香径还是野草漫漫。尔后开始了俯视
小园。后来，可以俯瞰灯火广场，又可以眺望车
水马龙，远望柏油水泥路。处处变迁，惟独与家
隔着一个园子、一条马路、一座广场的一栋“老
宅”，从未被搬弄过，杂草与老藤匿藏了宅院。我
想，这个时代，不会有人知晓那草藤之中建筑的
形状与结构，更没人清楚里头居掩着谁。

相传，那是许久前某个神仙或精灵来世间
的“下榻”之所，但却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神灵，
也没有人走进过这个“客栈”。伊始，或许是汉
朝，或许更远，古人曾试图敲开老宅的大门，可
只有敲门之声进入宅院，却没有脚步窸窣和开
门之音传出。这是一扇没有锁的大门，从门外也
找不出任何可以插撬的缝隙，只有上下一轮“红
日”、一轮“明月”，那是赤琼刻出的天阙，还有白
玉雕成的桃源，想必是日月相交的浓缩、天地合
一的精华，如果不是仙人下凡来世，还会有谁能
享得起这建筑杰作？门上的两把门环谁也拉不
开。坊间传说，“曾有一小崽从树藤爬上了高墙，
却什么也没看到，3天后，莫名猝死”，以此告诫
人们不要打扰精灵，不要亵渎神仙及其住所，否
则将受到上天惩罚。但谁又敢说那个看似顽皮
实则灵气惊人的孩子不是被神灵叫去当了小仙
童呢？不过，倒是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打破门
而入的主意了。门前的榕树，宅院四周的野草，
笼罩着它的野藤，随着时间，将老宅深深地隐
蔽，就连这座建筑外墙的颜色都已模糊了。但奇
怪的是，那扇日月之门，却不被任何植物覆盖：
所有的枝干、藤蔓在碰到门之前都做出了 90°
角转弯的高难度动作，恰好绕开了大门，使那扇
门就好像即将打开，要射出无限光芒。但那似乎
是永远的遐想。

无论如何，每天都得与老宅打个照面。即使
不下楼，也不得不在发愣时透过书房的落地窗
与那个“羞涩的宅院”对下眼神，算是寒暄吧。也
许是“日久生情”，也许因为天天面对着它，便想
去近距离接触一下这宅子。两天前，我竟独自走
向了它。那时，我真不知道 3 天后会发生什么，
是受惩罚，还是去做仙童。也不清楚我该怎样面
对那扇净洁之门。但我就在不知不觉间穿过了

马路，又过了一条小沟。小沟在此汇成了小池，
里头混不见鱼，浊不见草，却能清晰澄澈倒映出
大榕树的芳颜，不知是水异，还是树丽。

天宫，桃源，圆盘，门环，净门，面对着它们，
呆呆地，一个人。

打开它？是啊是啊，如果我能大喊两声“开
门”，它就洞开，那就棒极了！我喊了。灵异神奇
事件终究不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我没有
任何办法。那就触摸一下这道门，还有天阙和桃
花源，接收点灵气。不经意间，我竟拨弄到了那
盘天阙，它随即发生了偏转。我用手继续沿着它
旋转的方向顺时针地将圆盘转动，当天宫完成
180°旋转后，我听到了清脆的一声，是完成了
卡锁，这个圆盘被锁住了，已经没有办法用外力
再将它推动。奇怪的是，在天宫旋转至卡锁后，
它在门里的方位发生了改变：从门中间的上方
运动到了正中。可倒置的天阙却没有看出是什
么图案。还有桃源。顺时针方向转动它，纹丝不
动。反方向逆时针旋转半个圆，清脆的一响，卡
锁，上升。这是绝绝对对的反物理，倒置天阙的
底部与倒置桃花源的顶部居然在同一个平面内
重叠了，还巧妙地构成了又一幅新的图案。这幅
图我很熟悉，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两个一上一
下的圆，在中间结合而成为一个同样大小不同
图案的新圆，再转动新圆，没有任何作用。到此
刻，我只是完成了天与地的集结，并没有打开这
道封闭的门。我走到大门的侧方，想观察圆盘的
侧面有些什么标记或提示，看到的却是10公分
的间隙——门与圆盘之间，是 10 公分的间隙，
被短棒连接着。我再次面对圆盘，将它向宅子里
推去，动了！从10到1，到0，圆盘与门结合了。是
什么东西掉落的声音，随之而来，门大开了。这
是一道两侧开的大门，但圆盘却没有被一分为
二，而是消失了。当然这都没有必要提起，关键
是，宅子里面的一切。

四合院，别墅，排屋，木房，草宅，还是砖垒？
小仙童，神仙，老人，怪才，反人类，还是

尸体？
没有一道从深处射出的光，没有躺在藤椅

上的悠然的人或“神”，没有小桥流水，没有悲寂
冷泉。不是人家，不是客栈，不是四合院，不
是……

不老。非宅。
崭新的，充满工业化的科技的，现代化立方

体，只不过被掩盖在了树藤之间。天宫与桃源不
过是门面，“宅”中又何曾是过“清都紫微”，又何
尝有过“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地面没有一丝尘
埃，却不感到干净，只是空前的新。不会再有其
他的形容词了。

“我是谁？”灯红酒绿间，一个声音出现了，
通过扩音器响彻立方体。

“‘我’不是我，又是‘我’。”到如今我都不知
道什么我与什么“我”，但当时就用这么哲学的
话语回答了。

沉默。
还是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难道这是永远的沉默？

“老宅”不大，除了那道大门，不再有其他的
窗户和门，也没有天窗，连墙上都找不着缝隙。
没有了一切光源，没有阳光，没有月华，却是通
透地亮，光线从角落传来，又从墙上洒下，屋顶
射下，地面升起，绝对地无法入眠。我不乐意于
观察研究里面的一切恍若28世纪的高级设备。
这些光从哪来，整个立方体的电从何来，也就一
起当作个谜好了。可是，声音是从哪里扑向我的？

“我只存在于无形。人类会毁了一切。”
疯子与傻子的话永远是没有逻辑的。他究

竟是谁？真面目何在？这是肉体与灵魂的对话？
身与魂互逆了。魂与魂交换了。我的肉体与我的

灵魂与他的灵魂及他的肉体形式，成就了转换。
没有任何自主科技的年代，一切都很艰难。

我们兵团肩负着开发西部荒山的重要使命。“这
是国家派给我们的任务，无论怎样都得完成，这
是命令！”我们没有任何先进设备，只能用残留
着战争硝烟的军用机械，而我们的最终任务，却
是在没有人烟的荒芜的西南山区，从村庄出发，
建立乡镇，再建起城市。

西南部的这片山并不属高原，也不是盆地，
比较近似于江南的丘陵却又不那么绵延柔美，
而是在密密麻麻的绿色中显出了一种灰色的刚
硬，它似乎从骨子里在对你说，“能征服我的人
还没出生呢。”这片山只有骨头，没有血肉，感受
不到自然的生机与诗意，林中的猿啼和鸦鸣只
让人觉得揪心的颓败和荒凉；溪水澄澈，却从底
一凉而上，山风都厌倦了没用的拍打。没有直插
云霄的奇峰，没有被阳光照得粼粼的怪石，惟有
突兀的冷和醒目的凉。在两座连在一起、毫无特
色的石山之下，是空的，小溪到此戛然而止，再
多的河水到这儿也消失了。

一个山洞敞开着。我所在的地质队受命勘
测这片大山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才能更好地将
它开发利用。通常山洞里会有不可预知的宝藏，
或可发现重要的地质资源，更何况，这片山被叫
作“金石”，分明是暗示里头有金子和矿石。于是
我们笑纳了这个大礼物——真不知我们是走进

去的还是被山洞吸进去的。上下都是岩石，前
面是岩石，后面也是。本应从岩缝里钻出的坚
韧不拔的傲草，也因毫无阳光而退缩隐匿。已
经向里走了近100米了，没有任何生灵，只有
岩石。荒芜，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可
能再找个连细菌都不肯生长的荒芜之地了。氧
气是充足的，但呼吸却困难起来。这是水平的
岩洞，不用攀爬摸索，又因其足够的直径，也
不用贴着地。岩石如平地，没有凸起和任何植
物的枝干，所以不用担心被绊倒。还是没有发
现任何宝藏或珍贵矿物。低效手电筒的光扫过，
没有水滴下的岩洞，没有植被的岩洞，没有生物
的岩洞，光滑的岩洞。怎么会如此光滑？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越来越光滑，这不是个
洞——是个圆，一个几何学中的圆，经过人类千
锤万凿也不可能形成的山洞中的圆，隧道都没
这般光滑的圆。“嘿——喂——”听不到任何声
音，连回声都没有。不由自主地，我们立在了圆
的底部。我们都意识到了，这里不会有宝藏，只
有……

地质队员的噩梦从来不是资金的缺乏和设
备的简陋——因为国家的任务是光荣的，没有
设备是可以徒手劳作的——而是在进入噩梦之
后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噩梦。“往前走啊，怕
了？当初怎么进的地质勘测队？当时怎么立的誓
言？无畏不惧？”没有一个队员回答队长的怒吼。
阴沉的脸上写满了不屑与愤慨，不屑于这个山
洞中一切的危险，愤慨于我们的胆怯：“我们可
以征服这个山洞，从山洞的尽头昂首挺胸地走
出去。人类可以战胜一切——一切动物植物，
一切困难艰险，一切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尽
管我们只有手，只有身体，但我们依然可以将
这一切打败！必定打败！人定胜天！我们有什
么好怕的？往前走，走出去，把这荒芜的一片
地占领、征服，开拓出我们自己的城镇！把这
荒凉的一切改变！”沉默回答了队长。谁都知
道：没人能确定前面深洞还会有什么，会发生
什么，走出去还有多远。但人人知道，只要后
退，我们仅需重新走300米就可以看到林间的
阳光，就可以就地扎营用餐，再去其他区域勘
探。每个队员都想说：“何必非要把这个岩洞
搞清楚？这次来又不是为了这个山
洞！”电筒还是继续扫射。光从黑
暗的电筒内部传递给外面的黑暗，
赋予这黑暗以一瞬的光明和温暖，
而光明和温暖碰到岩壁后，又被黑
暗与寒冷击打回来，刺痛了我们的
眼睛。

没有宝藏，只有恶兽。这么光滑
的大圆洞，只有体型巨大的蛇形物
种 年 年 月 月 的 穿 梭 爬 行 才 能 完
工——曾经学的生物常识指点了
我。而且显然，它正等着我们呢。从
没听过狼这么嚎过，也没有狮子这

样吼过，没有虎如此叫过，大地也从不至于这样
地颤动。它发怒了。电筒的最后一缕光送给了黑
暗，黑暗也将它的全部留给了我们。所有人都消
失了，而我知道，我还是我，我也知道，我还存
在，我以我存在。哪来的光，让我在往回飞奔逃
跑的时候看到了岩石滚滚地向我逼近，让我看
到了岩石的蛇吞噬了队友们，甚至看到了队长
的那只高举指向苍天以示击败一切的手被甩了
出来。而我看不到“蛇”离我有多近，看不到出
口，看不到尽头……

最后一刻，我只看到了，在洞口外的荒无人
烟的木林，连鸟都不愿多待的山区，看到了一片
冷色，一片萧瑟，一片荒芜，还有，那没有车马的
一条小路。

他的肉体转化为他的灵魂，再次存于虚无，
我的灵魂从他的灵魂中析出，驻入我的肉体。
身与魂再次相逆，魂与魂又互换，魂与身回归于
一体。我竟在“老宅”的门外，桃源与天宫也已
复位，门上依旧无尘杂，枝蔓还保持着 90°角，
池中的水依然浑浊，那棵榕树照例散发着芬
芳。街道始终繁忙，广场总是热闹，城市永远灯
火辉煌。而他的灵魂，借以神灵的名义，在立方
体的荒芜中，审视着世界，忘却荒芜却时刻感受
荒芜。

一个词萦绊于心，“金石”，金子与矿石。或
是，惊涛拍岸的岩石。我已做好准备，用我的肉
身和我的灵魂去探险。

岩洞还在否？岩石还滚否？还是凉彻骨？还
是冷入心？荒芜？

一切的想象洒在一周后送我去金石山区的
大巴车上。我进入了“大山”，呆滞的我望着荒芜
的“山”。行在被汽车覆盖的柏油马路上，看着被
高楼遮掩的土地，被人类“战胜”的大山，被科技
统治的自然，这就是金石？！——荒芜与恐怖，不
是无人区；荒芜与恐怖，不是全部的山与树；荒
芜与恐怖，不是我大脑中曾经潜在读取的一
切——忧伤与悲愁合二为一，并且升华。她与
我，泪眼相看，是金石与我，也是自然与人——
不知这条路通向何方？

盘随云：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荒芜之间
□盘随云

45岁这年，爱人突发脑溢血走了。没几天，我又下了岗。
我结婚晚，儿子小石头才3岁。哭不能当饭吃。苦难如风雨，我
要撑起伞。

要工作，首先要解决孩子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太
太。她信佛，年轻就守寡，一见小石头就喜欢上了，说白天黑
夜我都给你带着。我说，您可解了我的难，我要好好挣钱，多
给您点儿。老太太说，多了我也花不完，要花也花在小石头身
上。

小石头找到好人家，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接下来就
是找饭碗。真想自己开个小店，但手里只有买断工龄的3万块
钱，弄不好赔进去，生活就没指望了。就在这时候，我碰到了
在工厂旁边开美发店的戴老板。菊儿姐，你就叫我小戴吧，他
说，我现在开了3个店，忙不过来。一个离你这儿不远，在老机
工部。

叫什么名儿啊？
梦安莎。
蒙俺傻？
全世界的人都傻了，也轮不到你。菊儿姐，要不你到我这

儿干吧。
我什么也不会呀。
不会就学呗，世上没有学不会的。
我的心一下子被点亮了。好，小戴，我跟你学。将来，我也

开个店。
姐，你真想干，我可以把这个店转给你。东家房租一年一

万八，我转你一年4万。
我一缩脖儿。小戴说，又不是跳新疆舞，缩什么脖儿呀？

我说，我回家商量商量。
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商量。一夜没睡，把事儿琢磨个底儿

掉。第二天，小戴先打来电话，姐，商量得怎么样？我说，我先
去看看店，行吗？他想了想说，好。

梦安莎开在老机工部二楼。推门一看，我就喜欢了，干净
得跟医院似的，两个女孩儿正忙活，一个美发，一个美容。小
戴冲我眨眨眼，领我下了楼，小声问，怎么样？我说，这样吧，
我先当学徒，感觉一下人气儿。行吗？

这是我想了一夜的主意！我两眼盯住小戴。
小戴转转眼珠，行。我笑了，咱俩说好了，当学徒我一分

不拿。小戴抓抓脑壳，那怎么行呢。我说，就这么定了。当晚，
我去商店买了一大包东西。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店里，先打扫
卫生，然后，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掏出白布单，把美容床单换
了；掏出风景画贴在墙上；掏出茉莉清新剂四下一喷；又把窗
帘摘下来，拿到外面抖抖灰重新挂好。这时，两个女孩儿来
了，见屋里焕然一新，眼里立马射出四支毒箭。

我当没看见，笑着说，你们来啦？她们像聋子一样，直接
钻进美容室。我不在意，继续干活儿。一会儿，小戴来了，进门
儿就大叫，嘿哟，菊儿姐一来，店里大变样儿！小张、小余，你
们都出来，这是菊儿姐，有空儿你们教教她美容美发。两个女
孩儿看都不看我一眼。小戴向我介绍这俩外地女孩儿，一个
叫张丽，一个叫余欣。

我心里明镜似的，想让她们带我玩儿，除非猪上树。果
然，她们在里屋给客人美容，回头瞅见我在门口看，脚跟儿往
后一踹——砰！门就关严实了。

我对门板发誓：要不超过你们俩，我爬着走！
下班后，我一个人沿着马路乱走，四处寻找美容美发店。

来到一家店门前，刚停下脚，里边就飘出两个姑娘。姐，做个
美容吧！一问价钱，吓一跳。姐，你办张卡吧，能便宜。我咬咬
牙，摸出300，办了一张卡。

姐，躺下吧！一个女孩儿侍候我躺下。头一碰枕头，眼就
睁不开。我使劲儿掐大腿，不让自己睡着。女孩儿的手在我脸
上轻柔起伏，像弹琴一样。我的心跟随她的轻柔一起跳动。在
舒美的享受中，想起自己经过的风雨受过的罪，想起睡在人
家床上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已经活了100多岁。很苦，很累，很
多余。女孩儿说，姐，你怎么哭了？我急忙抹去泪，你做得太好

了，姐都困了。这个女孩儿的手法真好，我暗中记住，脑门儿
怎么按，颧骨怎么按。脸舒服了，腿疼得要命。回家一看，被自
己掐成了紫茄子。几次做下来，一张卡用完了，我另换一家美
容店。美容师的手法都不一样，有的画圈儿，有的画八字儿。
也有不行的，就知道使劲儿按。脑瓜不是木瓜，疼哪！

体会了，收获了，穴位挂图也买了。接下来，要跟着感觉
动手练。可是，没有客人怎么练？我抱着脑袋苦想，忽然觉得
脑袋像个球。对，买个球练。兴致勃勃跑到商店，左挑右挑不
称心。卖球的问，你要干什么呀？我说了想法，卖球的笑得变
了形儿，那就买个排球胆吧，吹个半饱儿，画上鼻子眉眼。

我买了个排球胆，画上鼻子眉眼儿。一试，还真行。我对
球胆说，美女，你躺下吧。球胆同意了。我又说，您给我机会，
让我为您服务。您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球胆听了
美滋滋的。这句话，我琢磨了好久。以后自己开了店，我要写
得大大的挂在墙上。

球胆安详了。我上手了。画圈儿，提拉，上下捻。
怎么样？还行吗？我轻声问。球胆没出声。它已经睡着了。

画八字儿，捏，点穴……
球胆陪着我。月光照着我。十几天下来，手指练成面条

儿，球胆画成张飞。
有一天，我去看小石头，用手一抱，哎哟，小屁股又滑又

软，圆圆嫩嫩，还分两瓣儿。这不就是脸吗？我就在孩子的屁
股上练起来。老太太说，嘿，嘿，你干吗呢？我说，练美容呢。老
太太一瞪眼，没听说过，挺好的孩子，再让你给练出痔疮来！
阿弥陀佛！

我在家不管练到晚上几点，照常第一个上班。做好卫生，
又把两个女孩儿要用的水打好，工具摆好。中午，我去给她俩
打饭，让她们趁热吃。心想，感动天，感动地，总有一天能感动
她们。我的心思白费了。她们的客人来了，砰！门又关了。

什么时候我也有个客人呢？活人！第一个客人会是什么
样呢？是主流美女，还是相貌平常？我常常这样想到呆。可是，
万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个秃顶小老头儿！

这小老头儿，70多岁，穿一大裤衩，吊一大背心，捂一大
口罩。几根白发像老黄瓜刺。拄着个拐棍儿，呼哧呼哧，喘着
粗气进来了。我洗头！口罩后发出含糊不清的指令。两个女孩
儿手上都没活儿，谁也不挪窝儿，把老头儿晒那儿了。我看不
过去，笑着迎上去，叔叔，我给您洗吧！老头儿说，行啊。我说，
我是学徒的。老头儿瞪大金鱼眼，啊？你是学徒的？我说是啊，
我洗得不好，但我会认真给您洗！行！老头儿坐下了。

他稳当了，我却手忙脚乱，特兴奋也特着急。结果，没拿
毛巾，没围围裙，上去就把洗发水拿手里了。这才想起来，我
的球胆奶奶，光跟您练美容了，没练洗发啊。怎么办？横竖就
是它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按住老头儿，就往他
头上倒洗发水。一倒，哗——洒了他一身。光脑瓜儿根本兜不
住洗发水。

哎哟，老头儿叫起来，你这是干吗啊？
哈哈哈！张丽和余欣都笑起来。我真想上去踹她们。但我

没那样做，自己踹了自己一脚，左脚踹右脚。我说，叔叔，对不
起，我跟您说了，我是学徒的。您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希望您
原谅我。您给我机会，让我为您服务。您给我时间，我们一定
会成为朋友！

老头儿一听，乐了，姑娘，你可真会说话。

我说，叔叔，这话我想了很长时间。咱们从不愉快开始，
以愉快结束。您会喜欢我，您还会来找我！老头儿说，姑娘，你
有文化。你就给我洗吧，怎么洗都行，别给我洗了澡就行！我
一听，也乐了。老头儿还挺幽默。我赶紧拿毛巾把他身上擦干
净，围裙围上，这才开始洗。老头儿的脑袋瓜儿圆乎光溜，洗
起来像洗碗。洗碗我是行家。洗完了，我说，叔叔，我再给您捏
捏吧。老头儿说，好嘞！

我一挽袖子，上了手，也上了心。十八般武艺还没耍过
来，老头儿就睡着了。呼！呼！别提多香了，给肉包子都不换。
他睡了，我接茬儿练。好不容易逮着个大活人，不能耽误了。
就这样，我心潮澎湃揉了一个多小时，老头儿惊天动地睡了
一个多小时。

真美，就像那句著名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老头儿睡到自然醒。我问，叔叔，舒服吗？他说，舒服，真

舒服！说着，从兜里掏出钱包儿，从钱包里拿出一块手绢儿。
打开手绢儿，里头有个纸包儿。再打开纸包儿，里头全是钱。
他拿出一张50的给我。我说，叔叔，今天没做好，这单我买。他
说，谁说的？你捏得很好。我说，那也用不了这么多钱，洗头顺
带捏捏，就收10块。老头儿说，剩下的给你当小费。Tips！

哎哟，冒出英语啦，真叫人吃惊。
我赶紧接着，Thanks!
You are welcome！老头儿又来了一句。
我没词儿了。叔叔，您下次来还让我洗啊！呼哧呼哧，老

头儿走了。
第二天，呼哧呼哧，他又来了。一进来，从兜里掏出两支

金笔，姑娘，我送你这对派克儿。我一下子愣住了，哎哟，叔
叔，您这是……

你有文化，你说话我爱听。姑娘，你能成功。
我高兴得掉了泪。叔叔，谢谢您！这笔我收下了，这是最

好的纪念，我会永远留着。后来，我才知道，老头儿是机工部
的老部长。从那以后，他常来洗头。一来，两个女孩儿就迎上
去。老头儿不用，就让我洗。他不但自己来，还领来一帮老头
儿老太太，点名儿让我洗，宁肯排队等着。连这一片儿有钱的
帅哥儿廖京都给招来，成了我的回头客。

小戴来上班，一推门儿看到一帮老头儿老太太，还以为
走错门进了敬老院呢！

在梦安莎干了两个月，我觉得还行。一天流水四五百，有
时能达到1000多。我跟小戴说，这店我能接。小戴问，你打算
干几年？我说，一辈子。小戴说，就转给你，最少先签3年的。我
现在急着用钱，你先给我5万，明年再给3万。行吗？

我一听，蒙了。小戴，我最多能拿3万，本来还想让你帮帮
呢。小戴说我急等钱用，不行就转给别人。我说你要转给别
人，我就杀了你！小戴一咧嘴，怎么杀啊？我说，看见饭馆里的
水煮鱼了吗？小戴一捂脑袋，我的那个妈呀！

说笑归说笑，真金白银少不了，愁死了。想来想去，想到
廖京。我打通他的手机，帅哥儿，这个店要转，你想接吗？廖京
问，怎么转啊？我说头一年交5万，转过年交3万。廖京说我要
接了你还干吗？我说你信得过我，我就帮你打理这个店。要
不，就算我跟你借钱？廖京说你怎么把我绕糊涂了？我说，就
是你拿钱，我来干。挣了钱先把本钱还你，后边儿再挣的钱，
你六，我四。行吗？廖京笑了，好，好！我又说，我要提前把3年
的租金都还给了你，你能把店给我吗？廖京愣了，你野心不小

啊。我说，毛主席说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他还说，
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廖京说，现在哪儿还有工人阶级啊，全
改农民工啦。得，我成全你。

没想到，第二天廖京就来店里了。戴老板，咱们现在就过
钱。小戴一听都傻了。我也傻了。想不到幸福来得这么快。小
戴跳着脚说，我，我，先去打合、合同。廖京问我，他是结巴啊？
我说，哪儿啊，他美得下巴脱掉了。

廖京掏出一大堆钱，姐，你先数数。哎哟，我头一回数这
么多钱，手指头都弯不过来了，老数错。还是小戴回来解了
围，从我手里接过钱，哗哗哗，捻得像小燕儿飞。5万！他叫着，
声音都变成太监了。

合同打得特正规，廖京拿笔签了字。小戴在合同背后写
了一个收条——

今收到菊儿姐人民币5万元整。
我一看，哎哟，钱成我给的啦。这店不就是我的了吗？
小戴拿着钱，大嘴咧到耳根儿，走，我请客。我对廖京说，

咱姐弟是不是也得签个合同啊？廖京说，对，对。他在收条后
边接着写——

自交钱之日起，梦安莎转给廖京。廖京委托菊儿姐经营。
菊儿姐每月向廖京交1万元。交满5万元后，每月交盈利部分
的6成。

我一看，小葱拌豆腐。要过笔，签了字。
前后不到半点钟，梦安莎易主，改姓廖了。我呢，借鸡下

蛋，摇身一变当了老板。张丽和余欣彻底傻了。她们没想到，
这个被她们欺负的老女人，竟然是潜伏的接收大员。我瞪她
们一眼，俩人的眼圈儿立马红了。特别是张丽说话要哭。我知
道，她怀了3个月身孕。突然失去工作，凄凉可想而知。我说，
今天梦安莎易主，停业半天。有什么话，明天来了再说。

回到家，我一夜没睡。什么时候梦安莎才能真正归了我？
第二天，我一大早来到店里，想不到两个女孩儿来得更

早，卫生也打扫了。见我来了，迎着我叫，菊儿姐，你来了！
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两个多月，我第一次听到她们

这样叫。
我一手拉着一个，让她们坐下。姐先问问你们，想留还是

想走？俩人都低下头。张丽小声说，姐，你要我们吗？我拍拍她
脑袋，傻妹妹，怎么不要呢？以前你们对我不好，我不怪你们，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姐不是那样的人。咱们都是女人，出来是
为糊口，为孩子，都不易。就说张丽吧，姐知道你怀孕了，你在
这儿剪头，老客人认你，换地方客人不认你。你没客人，老板
两天就开了你。你拿什么养孩子？还有，你染发碰的是化学
品，对孩子不好。姐再学学染发，就不让你染了。说出来不怕
你们笑话，你们不愿意教姐，姐省下饭钱到别家偷着学。学完
了，买个球胆画上鼻子眉眼儿……

哇的一声，两个女孩儿都哭了。我的眼泪也跟着下来。
3个女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久，恨不得把一辈子的泪都哭

干。
哭完了，我说，咱们姐妹 3 人，没高低贵贱，今儿哭在一

起，就是一家人。有饭同吃，有活儿同干。以前你们每月1500，
我再给加200。余欣，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也叫来，一边学手
艺，一边给大家做做饭。咱们别在外面买盒饭了，省下的钱我
再搭上点儿，就够她工资了。

两个女孩儿又哭了。
就这样，我把座右铭大大地挂在墙上，风风火火地干起

来。第一个月下来，流水竟有3万多，连我自己都不信。廖京更
是乐得鲜花开，姐，我知道你行！

时间不长，我又开了一个店。
有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眼

下还有多少人漂在北京没工作？
别说两个店了，我还要开更多的
店，让愿意的人就业，给需要的人
帮助。

这是我的美梦。

菊儿的梦
□李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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